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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们，与文津讲坛的 1000期之约

史 楠※

2019 年 12 月 10 日，文津讲坛推出了自己的整整 1000 期讲座。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作为文津讲坛曾经的听众、读者以及如今的合作者之一，我在这里谨分享一下，我与

文津讲坛的三段故事。

文津讲坛秉承学人前辈传统，于 2001 年正式开办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那

时候于校园中对学术学人无限憧憬的我，对文津讲坛的认知，至今仍不忘却的，有三个：

第一个印象是学术大咖多、咖位大。大学新丁当时的常见“毛病”，就是刚刚进入象

牙塔之后特别憧憬那些学术大咖，对于讲座特别上心，而当时北大清华也举办众多讲座，也

邀请了很多学术大咖前来，不过这些时间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固定，而我当时本科课程较多，

这样时间上就会有冲突，而文津讲坛多安排在休息时段，与北大清华的讲座能够互相补充，

这让我对文津讲坛的关注度特别高。当时，文锦讲坛的第一讲就是由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先

生来做的，而主持的则是国图的老馆长、著名学人任继愈先生。不过由于那时候，网络还远

没有如今发达迅捷，当我得知这些讲演消息的时候，早已经过了时间，并没有赶上这第一期，

不过我和几个喜好聆听讲座的小伙伴依旧选择了从此之后“追讲座”。我还记得，那时候主

办方就贴心地在讲演之后安排提问时间，跟我同行的小伙伴也由幸运举手得到交流机会的，

可是我却总是心中忐忑，觉得只是一个本科就读的新生，而台上讲演的先生名气太大，始终

都没有提起那样的勇气提问，后来才发现台上讲演的先生大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反倒是我

想的太多，当时犹豫不决，留下了些许遗憾。

第二个印象，就是讲座内容新、角度新、气魄大，当时张岂之先生做的首讲就是《中

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光是看这个题目就觉得特别有视野有广度。因为当时我没有赶上，

所以这第一期以为只是个案，后来才发现，文津讲坛或追求新颖细微的观点，或追求宏观角

度，讲座并非随意堆砌，里面是藏了选题策划的功力的。我也跟着过瘾，成了论坛的粉丝。

当时跟着小伙伴们听完讲座，于回来晃晃悠悠的公交车上，还会分享一下彼此的讲座心得，

那也是一段脑洞大开的奇妙经历。

第三个突出的印象，就是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最直观的感觉：远，是真的远。—

※
作者系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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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讲坛毗邻北海公园，坐落于因收藏四库全书而闻名天下的文津街上，而我当时从北京

西北隅的北大校园出发，想来这里听一次讲座，并无如今四通八达的地铁线路可以凭借，只

能乘坐公交车经过一连串的著名的交通堵点：中关村、人民大学、魏公村一直到西四，这些

都是无论平时上下班还是休息日都十分繁忙的路段。我每次在人满为患的公交车上昏昏然站

着，心中却总是惴惴，因为总念着即将见到那些原本以为只能在书中见面的著名学人，那时

候的我虽然也时常被繁忙的交通弄得心头火撩，却总能开朗起来。

这就是我这样一个当时文津讲坛的普通听众的心中所想。

而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我未来将要供职的光明日报，作为一张关注知识分子的文化

大报，也从文津讲坛开办伊始的 2001 年 1 月，就在关注它、报道它。后来我加入报社后还

专门搜索到了当年这一条新闻。如今想来，当时撰写发表关于文津讲坛开办消息的光明日报

的前辈老师们，恐怕也未能料到，光明日报将会在未来与文津讲坛有着怎样的一个相逢。

而当 2006 年，我离开北大校门，走进光明日报的时候，又有幸在当年最受关注的新

锐版面之一“光明讲坛”上，再度意外看到了文津讲坛的名字。此时的我，是一名刚刚进入

报社的新丁，每日的任务之一，就是研习每天出版的光明日报，而阅读其中的“光明讲坛”

版面，就是一个特别能满足我个人的“私心”的小享受——这时候的我因为初入报社，要学

习的东西很多，承担的实习和锻炼的任务较重，因此已经不能再像大学时代那样有充分的时

间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持续关注，文津街上的那个吸引了我好几年的讲坛，但是，一期

不落地在“光明讲坛”上阅读精彩讲座文字版本的时候，偶尔也能看到我曾经非常熟悉的文

津讲坛与光明讲坛合作刊出的相关讲座内容，仍旧让我能获得一份仿佛来自老熟人特别提供

的清热解渴的阅读上佳体验。那种意外之喜和会心一笑，至今让我难以忘却。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不知不觉间，也完成了从文津讲坛的一名听众到一名读者的身

份转变。虽然身份已经悄然转变，但是当时我在阅读“光明讲坛”转载的“文津讲坛”时，

依旧秉持的是一个昔日小粉丝的路数，我关注的还是报纸上所记录的学人大咖的讲座内容干

货和思想火花。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在十几年后，我还会再本职工作中与文津讲坛发生第

三次交集。

到了 2018 年，我从其他岗位转到光明讲坛担任主编。从昔日的读者，正式转变为刊

载内容的策划者、编辑者。从那时起，我所关注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小粉丝的

范畴，作为主编，我需要让光明讲坛继承并发扬十几年来前辈老师们的成功经验和优秀传统，

同时也要考虑到“互联网+”时代的新要求，在原有的非常优秀的成绩基础上求新求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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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编辑思路转变中，我再次将目光转移到了昔日熟悉的“文津讲坛”。在此时的我看来，

文津讲坛的专业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它跟众多学者大咖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它与光明讲坛也

有过多次良好合作，而且它的选题和策划独具匠心，并非是简单的内容罗列或者是讲座混搭，

而是有意识地开展几个专题的相关内容的集合发布，这种编辑的思路和内容的参与，非常符

合我和“光明讲坛”的胃口。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我们起初与文津讲坛合作刊登的两

期内容，很快就得到了包括《新华文摘》等知名刊物和一些流量网站的转载。

由此，光明讲坛再次迅速开展了与文津讲坛的合作。虽然名义上说是合作，但是因为

种种原因，双方起初的合作还只是停留在诸多细节和流程上，比如由文津讲坛提供相关讲座

的文稿或录音，而光明讲坛与讲座学者再合作进行文字二度编辑及版面呈现等等。

到了 2019 年 1 月，我才与文津讲坛这边的齐世峰老师正式对接上，而且这次对接，

也是非常别致的，因为当时齐世峰老师正外派在美国出差，所以，当时我们进行的第一通电

话联系是越洋电话。我们讨论的问题，头一个就是我们光明讲坛希望刊登一篇之前文津讲坛

约请的学术讲座，而且有时间要求。远在大洋彼岸的齐世峰老师迅速联络其他同事与我们对

接，并且很快就有了积极的反馈。其中反映出来的文津讲坛上下的工作效率和配合积极性令

人印象深刻。

除了火烧眉毛的工作之外，在初次的通话中，我们也开诚布公地谈到了未来合作中可

能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初次交流的我们，甚至对未来可能的更多合作方式进行了探讨。可以

说，这是一次非常坦率的交流，由此我们开启了更多的合作。而就是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频

繁交流，光明讲坛与文津讲坛的合作开始走向深入。

可以说，我们光明讲坛与文津讲坛的合作，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一个学术大咖的经典演

讲实现文字重现，来一点一点夯实的。通过一年多以来更多更频繁的合作，我们也看到了文

津讲坛上下同仁对讲座内容的精益求精、对流程细节的严格把握以及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不过，即便是正式合作了一年有余，当初我与文津讲坛方面探讨的更多合作方式和内

容，还远远没有实现，从这个角度来，我相信未来我们双方还有更多的合作和交流机会，比

如在媒体融合领域、线下活动领域等等，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合作空间。而在当今“互联网+”

时代，平台互相借鉴合作，联合出海，这样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是一条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而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个人与文津讲坛自 2001 年开始的各种奇妙缘分，必然会在未

来光明讲坛与文津讲坛的不断深入合作中，演绎出更多的故事。


